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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英豪何昆军长
——市郊临危报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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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日的行军，石硖梭镖队赶到了广州市郊，部
队驻扎在荔枝酒铺附近的林子里。酒铺平日的负责人
是朱鹤松，五十出头。他把酒铺打理得不错。广州城
内的几家老字号酒店，莲香楼、荣华楼等，都定期派人
来市郊采购荔枝酒。最重要的是，朱鹤松和当地党组
织，秘密地接上头了。一位名叫陶宁的年轻人，负责和
老朱单线联系。不过就在今天中午，发生了意外。陶
宁携带着一份重要情报，来找老朱。快到铺子时，忽然
身后冒出七八个军警，让他站住。他心中有数，自己暴
露了，于是拔枪抵抗。铺子前，有个桌面不厚的长木
桌，他瞧见了，连续几个猴子打滚，滚到桌前，左手一
拉，推翻桌子，躲在后面，右手打枪。眼看就只有三四
颗子弹了，不能坐以待毙，死在这里，酒铺也要暴露，老
朱也危险了。于是他一边取出一张纸条塞进桌板的裂
口处，一边连发三枪。军警们，连忙趴下躲避。陶宁趁
机，拔腿就跑，把敌人引入了后山。朱鹤松听见铺外枪
响，透过窗户一瞥，知道是陶宁暴露了。他即刻回房，
翻开枕头，抄起小手枪，准备去营救陶宁。刚到门前，
忽然感觉到腰间像被一圈绳子有力地拖住了，原来是
被“伙计”小三子拽住了：“老朱，敌人多，我们出去不
但救不了他，还要牺牲、暴露，关键是梭镖队来了，和
谁接头呢？”朱鹤松急得涨红了脸。约莫过了十来分
钟的工夫，山中传来“砰砰砰”数声枪响，老朱和小三
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待到军警大摇大摆地走了，老
朱、小三子急忙赶到山中，寻到陶宁的尸体，将他埋
了。回到酒铺，已经是下午三点了，太阳正旺，想起
早前约好，莲香楼进酒的，快要来了，便顶着强烈的
阳光，打扫下屋外的桌椅。小三子将桌子扶正，朱鹤
松敏锐地看见一张纸条掉在地上了。他走近条子，一
捡一开，上面写着：

不日宰羊，须酒去味，货到否？急！
老朱一看就知，这是上级的字迹和暗语。广州又

名“羊城”，石硖出酒，这是在说：“不久，广州要起义杀
敌了，须要石硖农民协会的支持，援军到了吗？急”朱
鹤松拿着纸条，在屋中踱来踱去，正寻思着起义不等
人，不知梭镖队到何处了？

“笃笃笃”，门响了。“快去开门，想必莲香楼的人
到了。”老朱对小三子说。不想来人，却是何昆和孙
彪。他们在里屋相见，喜极而泣。又是“笃笃笃”的
敲门声，何昆、孙彪及时拔出枪，想要躲起来。老朱
赶忙说：“不必紧张，应该是莲香楼的人。”小三子急
忙出去应付了。

为了安全，老朱引着何昆、孙彪来到后院的大树
下，攀谈起来……

老朱担心联系不上当地组织了。何昆想起当年离
开广州时，曹裁缝给他留的地址，于是说道：“不行明
天，我们去城里打探打探，去找我的一位故人试试。”

小三子送走进货的人，来到后院。何昆便让他去
树林，找梭镖队送信，告诉队员他俩明天有任务，今晚
暂住在酒铺。小三子推了一个小车，装着五六罐荔枝
酒，去了山里，直到太阳落了山，才回来。

第二天早饭后，大约十点多，何昆、孙彪换上各
自的新装，跟随着朱老板进城。他俩的角色分别是
朱老板的账房和保镖。三人刚刚开门，便看见远处
十多个军警向酒铺奔了过来。老朱说道：“都在里
面呢。”何昆与孙彪，明白昨天杀害陶宁的凶手，一
个不落，都来了。带头的那个，骑着大马，人称“金
爷”，在阳光的照射下，嘴里不时地金光闪闪，想必
装了满口金牙。

军警越走越近，何昆对着老朱、孙彪，眨眨眼睛，示
意他俩不用后撤，以免打草惊蛇。两人在何昆的带领
下，干脆大大方方地出了门，迎了上去。金爷“蹦”的一
声跳下马，坐在酒铺外面，其余狗腿子像苍蝇依附粪便
似的，涌了上去，同时也将迎面的三人围了起来。

“叭”，金爷手一甩，那马鞭像长了眼睛似的，飞到
长桌边上，靠着何昆。“看样子，你们三人是要进城吧？
这兵荒马乱的，还要进广州，不会是赤党吧？”金爷嚣张
地说道，“都给我老实回答，否则我这马鞭可不好说
话。”

何昆毕竟在广州生活过，情况熟悉得很，急忙解
围：“军爷，正因为兵乱，莲香楼、荣华楼还欠我们钱呢，
我是账房，这不老板带着我们去要钱呢。”

话题又扯回酒上来。“听说石硖盛产荔枝酒，但那
里现在农运闹得正欢，当地最有钱的朱家日子不好过
吧，你们不会是农运分子吧？”

“军爷放心，你看看上面这酒旗上写的正是‘朱’
字，我们老板也姓朱啊，就是朱地主家的族人……”何
昆“解释”未完，老朱故意右手并指，右臂向上，对天发
誓：我若不姓朱，不得好死。这下金爷算是相信了。

老朱端来几大灌荔枝酒“招待”金爷。何昆又让小
三子去买些烤鹅、白斩鸡回来。金爷和手下们，围满了
长桌，大喝大吃起来。荔枝酒香喷喷的、甜滋滋的，饮
入嘴中，即解渴，又舒坦。那个杀害陶宁的军警，向金
爷邀功：“就是昨天，我在前面山里，把那共党给办了，
这里是我们的福地。”金爷让他多吃多喝，军警们哪里
想得到，这是他们的送行酒。

大约一小时的工夫，军警们都喝醉了，趴的趴，倒
的倒，躺的躺，眯的眯，麻木似的，已经没有感觉了。何
昆眼色一使…… 军警们都去见阎王了。

2016年我和朋友去甘南旅行，当时
有一位年轻的藏族向导，是甘南卓尼县
人氏，他热情地要给我们每个人取一个
藏族名字。他问到我出生在星期二，就
说对应星期二的名字是“拉姆”。短暂的
旅行结束了，对这个名字没有深究，也没
有用过。

2017年的8月，我要在拉萨长期学
习唐卡时，才又想起似乎应该有个正式
的藏族名字。望果节过林卡那两天，有
一回搭大老师的车，同车的两位小老师
问我有没有藏族名字，这样大家叫起来
比较顺口。于是我把甘南向导给取藏族
名字的往事说了一下，没想到老师们哈
哈大笑，忙不迭地说：“出生在星期二才
不叫‘拉姆’呢，是‘米玛’，‘米玛’是火星
的意思，对应着星期二。”突然大老师又
补充了一句：“不如你就叫米玛拉姆吧。”
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藏族名字。拉姆
的意思是仙女，我成了来自火星的“仙
女”。

很久之后，有一次见到了丹巴绕旦
老师，他问我有没有藏族名字，我赶紧回
答“米玛拉姆”，老师听完不住点头，问我
是谁取的名字，说取得太好了，名字和人
特别相配，“你本人非常地‘米玛拉姆’，
真是个好名字！”又过了很久，给我取名
字的人成了我的丈夫，这也是来西藏之
前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些都是后话，
暂且不提吧。

记得那次过林卡的第一天傍晚，回
拉萨是搭小老师的顺风车。路上他们说
起晚上要去K歌，因为白天过林卡还不
够尽兴，说着说着就鼓动我一起加入。
很快我们就来到拉萨，在东郊江苏大道
的一个KTV门口下了车。进了包间才
发现，大老师已经坐在里边，一旁还有一
位气质极好的女士，老师说这是他的妹
妹，今晚和我们一起唱歌。老师的妹妹
五官清秀，举止端庄，看着她的面庞，我
突然想起画室展厅挂着的一幅妙音天女
唐卡，她们的面容竟有几分相似。不过
老师妹妹的名字并不叫央金，而是叫卓
嘎，是白度母的意思。

很快大家就都唱起歌来。三位藏族
的小老师都是歌唱家，特别是洛追老师，

唱藏语歌曲太专业了，简直能作为歌手直
接出道。听他们唱歌时，我也开始知道了
一些藏族知名的歌手，比如亚东、根呷、谢
旦等等。这些歌曲过去很少接触，如今听
来情意真挚，旋律舒展，白天过林卡时的欢
乐情绪又被无限延展，我这才真切体会到
了小老师们所说的“尽兴”。

正沉浸在悠扬的藏歌旋律之中时，房
门突然开了，进来了三位时髦的年轻姑娘，
笑着向老师们打招呼，然后就大大方方坐
到了我们中间。普琼老师告诉我，其中一
位姑娘原先也是我们画室的学员，她家就
在达孜，名字叫益西卓玛，她的画功非常
好，上色细腻极了。可惜一年多前突然不
想再学唐卡，离开了画室，到拉萨市区找了
移动营业厅的一份工作。另两位姑娘是她
的朋友。

益西师姐的性格非常开朗，唱歌跳舞
毫不扭捏。只是从她飞扬跳跃的眉梢眼角
之中很难再看出唐卡画师独有的那份沉
静，也许她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现代化节奏，
与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追赶着时代的脚
步，让自己的青春活力绽放得更加热烈。
益西师姐说，这一天是她的生日，感谢大家
能聚在一起，让她度过了一个热闹欢快的
生日。很快，服务生敲门进来，托着一盘精
致的点心，还有喷着焰火的蜡烛。原来老
师听到师姐说过生日，就悄悄做了个小安
排。烛光照亮了师姐俊俏的脸庞，她的眼
睛里也闪动着星星点点的光芒。我又看了
看老师，他满脸都是如父亲般慈祥的微笑。

后来我在画室看到一幅未完成的大圆
满皈依境唐卡，画面中有几百个人物，已经
完成了上色，细细看来有无比的精妙之处，
无论是色彩搭配，或是点染过渡，都完成得
恰到好处，这幅唐卡就是益西师姐所画
的。只可惜它停在上完色的阶段已经很久
很久，没有勾线，没有为人物开脸。我突然
理解了那天晚上老师的心情，曾经如此优
秀的一位爱徒，即便她离开唐卡画室，老师
心中也仍怀着美好的祝愿。想到这里，不
由得鼻子发酸。

那天晚上的K歌活动一直进行到凌晨
两点半，我的眼皮已经不停地打架，年轻的
小老师和后来的三位姑娘还意犹未尽。从
KTV出来，老师们又带我去清真饭馆吃了

一碗面片。待回到住处睡下时，已接近凌
晨四点了。迷迷糊糊睡了两个多小时，我
又自动醒过来，赶紧洗漱出门去坐27路公
交车，因为这天我们仍是过林卡。

一大清早画室里已经忙活开了，继续
准备这一天的野餐食物，高压锅里炖着牦
牛肉，电动搅拌壶里正打着酥油茶，达瓦老
师精神抖擞地在厨房里做凉菜。安多师兄
在院子里边忙活边对我说：“画室有三位大
厨，一位是达瓦老师，一位是大老师。”还有
一位大厨是谁？他没来得及说完就转身去
打包吃食了。很快我们分头又坐上老师的
车，向着白纳乡深处的山脚下进发。

这天我们去了比骑牦牛大赛更远些的
地方，在一条清澈的小溪边停下车子，师兄
们忙不迭地去搬食物，我也赶紧下车去帮
忙。没想到双脚刚沾到地面，突然天旋地
转，双眼模糊，一个站立不稳差点摔到地
上。附近有一根铁管子杵在地里，我跌跌
撞撞冲过去一把抱住铁管。周围的一切仍
在迅猛地旋转着，头部的眩晕伴着胃里的
恶心一阵阵袭来，意识也有点儿模糊了。
为了自保，我放声大叫：“老师，我头晕，快
坚持不住了！”这时眼睛已经看不清周围事
物，但很快我听到了大老师的声音：“米玛
拉姆，不要紧张，你可能高原反应了。我们
带了酥油茶和青稞饼，你赶紧去帐篷里坐
下，喝一些酥油茶，吃一块饼子，很快就会
好的！”接着，晕晕乎乎的我被扶到一个帐
篷里，那儿有现成的桌椅，刚坐下，手里就
被塞了一杯热热的酥油茶。闻着浓郁的酥
油香，我的神志忽然清晰了一些，赶紧趁着
热乎喝下这杯酥油茶，马上又有一块青稞
饼塞到我手里。暖暖的酥油茶充满了温和
的能量，我的四肢百骸都被注入了生机，也
有点力气来嚼饼子了。一旁的老师不断地
说“喝茶，喝茶，多喝一些”。就这样，我喝
了三四杯酥油茶，吃完了一个青稞饼，头晕
的感觉早已消退，双眼明亮，神志安定。我
站起来伸伸胳膊抬抬腿，感觉浑身轻快，刚
才的不适就如一阵来无影去无踪的风，现
在已不知去向何方。于是我精力充沛地又
耍了一整天，直到太阳西沉，才和大家一起
依依不舍地离开山脚下。林卡过完了，明
天开始唐卡新学员米玛拉姆要认真画画
了。

每回去朋友办公室就眼馋那横着竖
着排的书，其实自己买的书也不少，甚至
还有未拆封的，但仍眼馋，就好像自己煮
着红烧肉，又惦记人家的糖醋排骨。

今年几乎没买书，前些年发疯似的，
几十本几十本往家里撸。那时快递还送
上门的，有一回快递员哼哧哼哧爬上我
家六楼，埋怨着：“你就不能少买点啊！”

我通常不建议家长限制孩子这个
那个，你限制狠了，让孩子心里缺了，生

出“馋”来，他以后一辈子都会自我补偿。
比如我父母秉承的原则是“女孩子喜欢上
打扮学习就不好”，我打小没好衣服穿，头
发也剪成男生模样。我20岁前从没觉得
自己好看，知道自己有点好看还是在30
岁以后。当有了可支配的钱，我就喜欢买
衣服，我买衣服是因小时候闹的饥荒，从
不以质取胜，而是以量，甚至需要用麻袋
装回家。

我也缺书，又要吐爸妈的槽了，他们那

时认为看闲书会影响功课，别指望给我买
书，我读的书都是借来的，甚至抢来的，一
本《一千零一夜》无论如何都不肯还表哥。
所以后来买书也是成捆成捆地买。

如今心里该填的填实了，很少买书、买
衣服，心底里没了饿狼似的劲儿，无欲无求
的，倒觉得没意思了。大概人还是需要

“缺”一点、“馋”一点，要闹点饥荒，在拼拼
补补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填实自己的过程
也是很畅快的。


